
開放文學  -- 江湖俠義  -- 蜃樓外史
第二十一回  獨角獸奉命搶美　兩頭龍失勢遭瘟

　　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。　　假使當時身便死，此生忠佞有誰知？

　　話說楚材等破了雙龍山之後，諸事已畢，便與文龍、鵲橋、德明一同下山。德明因父被嚴嵩害死，即欲往邊關投奔戚繼光去，

得能立得功勞，有了出身，便可代父辨冤，所以不能相隨楚材同往京口遊玩。楚材亦不好邀其同往，只得任其自去，當時就在山腳

下流淚拜別。鵲橋亦因記掛母親，要回去看視，便將自己乘的那匹馬贈與德明，一同分別而去。這兩個人此去，要做出無數驚天動

地的事情來，此時且擱過一邊，待下回書中，再行表出。

　　如今再說楚材同著文龍帶了張武、沈方等上路，望京口進發，已將午時光景。好得他們主僕此時均有坐騎，所以放開轡頭便出

了雙龍山的山套，見有鎮市，方才緩緩而行。聽那兩邊店家中人所講的說話，無非是打擂台的事情。有的指手畫腳的，說那一個怎

樣，這一個怎樣，倒妝點得極其好聽。又有幾個歡喜說鬼話的人，在那裡對沒有往看打擂的人說道：「你們可曉得昨日打擂台的是

個何等樣人？原來卻是大人國裡特地到來的，不要說那個身體有三四丈的長，頭有圓台般的大，就是那張大嘴張開來，也就有栲栳

般的大小，那雙大腳不必說，若然量起來，恐怕也有七八尺長。那個董天林哪裡還是他的對手？你們聽聽厲害不厲害？」旁邊還有

信他的人，都聚在一處的聽他。楚材等聽了，恐怕被人纏繞，只作沒有聽見，低著頭縱轡而行。

　　直行過二十餘里，耳朵邊方覺清淨。因見時候已是不早，欲揀一家飯店住下，因即下馬步行。當有飯店中的店小二上前招接，

楚材一看那店招牌，卻是叫作連升店，那個店小二的說話，卻甚圓活。再看那店，房屋亦甚高大。便同文龍帶領張武、沈方兩個一

齊進去，揀了三間上房住下。所有行李馬匹，早經店小二接去安頓好了。又將牀鋪鋪好，方來請問二位相公要用什麼酒菜。楚材同

文龍便也不拘什麼，隨意點了幾樣。不一時均都送將進來。

　　兩個對酌了一會，正在吃得高興的時節，忽然聽得隔壁人聲嘈雜，又有婦女哭泣之聲。楚材卻也並不在意，只有文龍滿腹疑

心，忙喚店小二詢問，隔壁何故這等吵鬧啼哭？店小二一聽問他這句說話，連忙把舌頭伸了幾伸，搖手道：「你們二位相公是過路

的人，住了一夜就要他去的，這件事何必要去問他？弄得好不必說，弄得不好，反把禍招到自己身上來了。可知道古人有兩句詩道

得好，說道：『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屋上霜。』這便是永不闖禍的妙法。我想相公們行路辛苦，倒是吃了飯早些安睡吧。隔

壁人家的事只作沒有聽見就是了。」

　　楚材、文龍聽他這幾句說話，有些咬文嚼字，實在不懂。倒覺好笑起來。文龍便道：「說話不明，猶如昏鏡。人家問得你一

句，你就說上這一大套，而且所說的話又不甚明白，究鬮是個什麼緣故，俺倒要問問清楚，方肯罷休。不然俺們自己走過去問他便

了。」店小二慌道：「並不是我不肯對你們說明，只是這件事若然說出來，你們二位聽了恐怕都要生氣，或者嚷叫起來，反要帶累

小的。故此不好說得。」楚材道：「左右無事，談談有何妨礙，何必這般膽小？莫非是說了隔壁人家的事情，就要算犯法的麼？」

店小二笑道：「卻也不是犯法，不過是因前番也有一個客人住在我們店內，小的一時高興，忘了利害，竟把這裡地方上的事情與他

說知。誰料那個客人已經把酒吃醉，聽了竟然大怒，立時敲台拍桌的吵嚷了一番。末後還奔了出門，要想去抱個不平。幸虧我們店

裡人多，連忙趕出將他勸回，雖沒有闖出禍來，已被人家曉得了。到了明日即有無數打手，上門要來捉拿那個客人。還是我們店主

有些識見，說是一個瘋子，已經去了許久，若然再來，也不消你們費心，我叫伙計們將他捉住送到府上便了。那些打手方各回去。

後來那個客人去了，店主還把我著實的埋怨了幾句，說若然下次再要多說，便要將生意停歇。因此小的再也不敢多嘴。」文龍道：

「既然如此你今日就略略破例，把些大概講與俺們一聽。俺們決不生氣就是了。」店小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人說便說了，但是不

好當作一件事情，只好把來解解寂寞罷了。」文龍道：「看不出你這個人倒有這許多囉唆。快些說吧，再不要藏頭露尾了」。

　　店小二聽了，方欲開口，又走出去轉了一回，方才走將進來說道：「你們二位相公不要性急，且聽小人道來。」他這般形狀，

直把個文龍急得心癢難搔，一時又不好怎樣，只得耐著性兒靜聽。只見店小二又遲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我們這裡地方恰叫做集賢

鎮，鎮上本有好幾家大戶人家，只因我們這裡相近的所在，新出了一隻無毛大蟲，故此均懷懼怕，都各搬了開去。只有一家人家，

上代也是做過官的，住在我們店的隔壁，也有好幾年了。只因他家產業甚多，一時不能搬到他處去住，所以暫且將就。不料他家有

一女兒，年方十七，尚未許配人家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美貌異常。而且詩詞歌賦件件精通，繡鳳描龍般般佳妙。他家的親戚曾有兩句

六言詩句，贊這位小姐的好處說道：若非蓬萊仙子，定是月殿嫦娥。一日跟其母親出去燒香，不料被那只大蟲看見了，便叫人到他

家裡說，定要娶這位小姐為妾。她母親聽了大動其氣，將來人得罪了幾句。那裡曉得就此惹出禍來了！過不到二日，大蟲那裡又有

人到來，硬將聘禮丟下，說定今晚三鼓時候來娶。若有半個不字，便要將他家的房屋拆毀，將人個個捉去，活活打死。所以在此啼

哭。你道天下有這個情理麼？所以小人先說在前，叫你們二位休要生氣。」

　　文龍此時已是大怒，因還不知細底，只得復耐著性兒問道：「你說了半日的話，卻還沒有說明，到底你那隔壁人家姓甚名誰，

那只大蟲又是甚等人家，為何這般兇惡？你且細細說來，省得人家打這個悶葫蘆，實在難過。」店小二道：「這隔壁人家卻是姓

聞，這位小姐名叫谷香，他父親卻也是個秀才，叫作什麼聞人傑，年紀已經高大，只生這位小姐，恰沒有什麼勢頭與那大蟲去鬥。

又因那只大蟲甚是厲害，就與他告狀打官司也弄不過他。」文龍道：「卻為何呢？」店小二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那只大蟲是朝中

嚴太師的親戚，姓錢名叫自命。他仗著嚴太師的勢頭，家中又甚豪富，官員又都懼怕於他，因此他便無所不為。見著美貌的女子，

便要搶回家去成親，家中姬妾不知被他弄了多少，大半是搶來的。又自己起了一個渾號，叫作什麼兩頭龍。家中養著無數亡命之

徒，作為打手，遇著有事，便叫這些打手出去。就是打死了人，也不償命。又有一個打手中領頭的，不知叫何名字，只曉得他的綽

號叫作獨角獸，卻是力大無窮，異常勇猛。不論什麼犯法的事情，他都敢做去。因此兩頭龍得著了這具獨角獸，更加如虎添翼，無

所不為。」文龍又問道：「你可曉得這姓錢的住在哪裡，離這裡可近不近？」店小二笑道：「他家的住處閉了眼睛走去都不會走

錯，豈有不曉得的道理？」

　　楚材恐怕文龍性急，弄出事來，便說道：「你去問他做甚？」文龍就道：「左右無事，談談有何妨礙？」店小二道：「離這裡

五里之遙，正南上有個莊子叫做錢家莊，便是他家的住處。莊外一樣有護莊河、護莊橋、更樓、僚望樓等類，氣象甚是雄壯，故一

望便知，信都不要問的。」店小二說畢便走出去了。此時楚材同文龍吃的酒已有八分光景。楚材因昨在擂台上辛苦，昨晚又不曾舒

適安睡，此刻覺得十分困倦，因要早些睡覺。便喚張武、沈方兩個將吃剩的飯菜收拾出去，便自上牀安睡，不多一會已自呼呼的睡

去。

　　文龍急欲出去一看，因見不過初更時候，只得也上牀假寐。張武、沈方見他二人已睡，便也不來驚動，也去睡了。好得這裡人

家晚上都是甚早的，故此不多一會工夫，店中便已靜悄悄的寂無人聲。文龍便抽身下牀，輕輕地走至天井中一聽，只聽得隔壁人

家，還有婦女在那裡啼哭的聲音，比方才聽得的更加悽慘。又聽得有老者嗟歎之聲，不覺怒氣衝冠，便將自己身上衣服略略地紮束

一紮束，心中忖量了一會，也不從前門出去，便施出輕身本領，躍上屋頂，一路從房上走過，直至門首屋上方才躍下，望兩面細細

一看，卻並無什麼動靜，知道時候還早，不覺心中暗暗歡喜。意欲走過去扣門，忽然一個轉念道：且住，俺若然前去扣門，豈不把

他家驚壞？認是搶親的人到來，反為不美。還是仍然上屋進去，把要救他家小姐的來意說明，一則也叫他家放心，二則俺便可以用

計混到兩頭龍家中去了。當下把主意定了，便仍輕輕地向聞家屋上跳上，躥房躍脊地直到後院，那哭泣聲、悲怨聲、歎息聲聚在一

處。即忙向天井中飄身下來，走至窗外，只見窗皆緊閉。因即輕輕地將那窗紙舐開，向裡一望，見有一個絕色的女子，坐在那裡婉

轉悲啼，哭得已是淚人兒一般。旁邊有一個五旬年紀光景的老婦人，立在那裡帶淚勸解。又有一個花白鬚老者，只是垂淚長歎。一



旁還立著許多男婦僕人。文龍本想即行進去一問，因要聽他們的言語，只得暫為稍站。

　　只聽得老婦人道：「我的兒呀，此時事已成事，木已成舟，也叫無可奈何的了。且不要把身子苦壞，若然他們來娶時，待我充

你一往。若得見著那惡霸的面，便將我這條老命拚他一拚，那怕不能結果這惡霸的性命！」又見那女子嗚咽道：「母親休說這般說

話，也是女孩兒命運所招，避不來的。女兒本欲行個自盡，只因死在家中不明不白，仇又不能報得，倒不如任其搶去，見景生情，

將這惡霸結果，女兒便自己尋個自盡，一則出了這口惡氣，二則也與人家除了一害。只是爹娘生女孩兒一場，養育之恩未報，又無

兄無弟，將來無人侍奉，豈不苦壞爹娘？然事已如此，也說不得的了。」說至此又復掩面大哭。

　　只見老婦人聽了女兒這幾句說話，把頭搖了幾搖，頓時跌倒在地，昏暈過去。那些僕婦等人慌忙奔過去挽扶，老者也趕至老婦

身邊，同那女子一齊叫喚。不期叫了一回，竟不肯醒，老者不覺大哭道：「我聞人傑前世不知作了什麼孽，罰我今世遭這不測之

禍。我也不要這老命了，同你一齊去吧！」說畢剛欲將頭向壁上撞去，文龍早就趁此機會把窗拉開，跨將進去喝道：「休行拙志，

凡事有俺在此。」老者一見，不覺又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為何深夜到來，莫非與惡霸家來做探子麼？」文龍笑迷迷地

說道：「老丈休得驚慌，俺卻不是惡露家的探子。只因曉得府上有為難的事，此番特來解救。這位昏倒的可是尊夫人麼？」老者見

文龍出言大方，相貌不俗，便也不敢怠慢，忙答道：「這個正是賤內，但老漢難心之事，恐非足下可解，說也徒然。」文龍道：

「俺若不能解救，俺也不肯來了。你家一切的事，俺已深悉，也不必老丈再談。如今且先把尊夫人救醒過來，再定退那惡霸的計如

何？」老者聽了歡喜之極，忙叫僕婦等將老婦扶在一張榻上睡了，看時還是牙關緊閉，兩眼望上直豎。文龍便叫僕婦等站開，走至

榻前把那老婦的三關上用力一拿，只聽哇地一聲，老婦已醒將轉來，仍是哭泣不止。老者見文龍將他妻子求醒，已是十分敬服，當

他神人一般，也不想想大門未開，他從何處到來。此時正是急難之際，還有什麼嫌疑之避？便請文龍坐下，請教尊姓大名。文龍便

把自己的姓名，並曉得他們的事情，特從屋上到來的緣由一一說知。直把個聞人傑喜得說不出話來，停了一停，方把自己姓名也告

訴了文龍，然後請問計將安出。文龍道：「計卻有一個在此，但是不當穩便，尤恐難於啟口。」聞人傑道：「怎見得不當穩便？此

時事勢已急，不論什麼計較老漢均可聽從，請即吩咐便了。」文龍道：「聞得三更時他家即要來娶，現在事已緊要，別樣計較均難

施展，唯有將俺改裝代作令愛嫁去，待到得他家時，自有妙用。此刻也不必說明，總可保得下次不來纏攪。」聞人傑驚道：「除非

這惡霸死了，方可不來纏攪。足下此去，莫非把他弄死不成？這卻斷斷使不得。況一則連累足下，二則若然根究起來，老漢一家性

命仍是不保。還是另求妙計的好。」文龍笑道：「不妨！俺也不是去將他處死，不過與他吃些驚嚇，使他改過。請老丈放心便了。

」

　　聞人傑聽了方欲接言，忽聽得外邊如暴雷一般地響將起來。慌忙側耳細聽，卻是扣門的聲音。不覺吃驚道：「搶親的已經來

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文龍道：「老丈不必吃驚，盡管照此而行，決不有累便了。」此時聞人傑的妻子同那女兒谷香，早已把文龍

的話聽得清清楚楚，知道必有作用，連忙過來口稱恩公，叩頭道謝。文龍不便相扶，還禮不迭地一同跪下。聞人傑連忙過來將文龍

扶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只得有累足下了。」便叫妻子將女兒的新鮮衣服取出，交與文龍罩在外面了。怎奈一雙大足無可裝小，只

得把裙子放得下些，略為遮掩。又趕緊將頭巾除下，揣在懷中，叫僕婦等人鬆鬆地替他挽個時新高髻。好得是在深夜，容易瞞過，

便叫谷香母女避在裡面，自己坐下等候，叫男僕等出去開門。聞人傑看了這樣，沒奈何捏著一把汗，聽天由命。不道僕人等方才出

去，那兩頭龍的保家師爺獨角獸已率領著一二十個打手，抬了一乘彩轎，打破大門直搶進來，聞人傑見這般光景，嚇得滿身發抖，

喝道：「你你你們這這班無無知的人怎怎敢如強強盜般地闖闖進門來，是是何道理？」文龍見聞老如此膽小，不覺暗暗好笑，也不

等他說完，便裝作嬌聲接口道：「你們可是錢家的人麼？此刻是來搶劫物件，還是到來娶親？快些說個明白，不得在此胡鬧。」

　　那獨角獸一見這美貌女子，也不管青紅皂白，即當她是聞家小姐，便道：「俺們正是錢大爺打發到來娶小姐的，怎說是搶劫物

件呢？」文龍道：「既來迎娶奴家，今日到你家成了親時，明日便是你們的主母了，怎敢見了奴家頭都不叩一個？難道你們仗著主

人的勢頭，竟敢看不起奴家麼？緩日再與你們這般人算帳便了！」獨角獸聽她這些言語，不覺嚇了一跳，暗想往常搶劫女子時，不

是啼啼哭哭，便是尋死覓活，從無這般無事的樣子。娶了她去，將來主人必然怕她，若然被她在枕邊說些俺們的不是起來，主人一

定聽她說話，那時只怕就有些不妙了。為今之計，倒不如做個好好先生，把她先奉承好了，她自然歡喜，俺們過去之後，樂得得她

些賞賜也是好的。因此想定主意，便假意上前叩頭道：「原來就是聞小姐，小的等有眼無珠，冒犯小姐，望勿見怪。此刻吉時已

到，求小姐就此上轎罷，免得大爺在家心焦，說小的們不會辦事。」文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且各退出，待奴家上轎之後，再喚

你們抬。」獨角獸不敢不應，只得諾諾連聲，立起來叫轎夫將大轎抬放堂中，自己率領著眾打手，退至天井東邊的廊下候等。文龍

見他們沒有看出破綻，暗暗歡喜，便慢慢地移步走至聞老身邊悄悄的說道：「一切之事俺都自有道理，老丈須囑令愛等放心，切不

可擔驚受嚇，斷不致有累老丈。然此地亦不可久居，且等俺回來後，再作計較便了。」聞老此時束手無策之際，見他肯去，雖然可

以暫救燃眉，細想終非良策，只得聽其自然，便也低低地囑咐道：「一切仰仗大力，唯不可傷他性命，至要至要！」文龍答應了，

剛欲叫僕婦等挽扶上轎，只聽得裡面聞老的妻子大哭出來道：「我的女兒，為娘的怎捨得你去呢？」文龍不知為何，倒覺吃了一

驚，認是聞小姐有何長短，便也慌忙假作悲聲上前相問。

　　原來她這大哭卻有一個道理在內，恐怕錢家的來人將文龍看破，所以谷香小姐叫她母親出來假意相送，當下也將緣故悄悄說

明。文龍不覺暗暗贊歎道：好個女子智士，將來不知何人消受。隨亦安慰他道：「俺這一去，定能將此事挽回，決不會弄出事來。

你們須要安心靜候，凡事等俺回來商議，唯須囑令下人們，不可漏泄風聲出去，你們自然無礙。」聞老的妻子也是連連答應，假意

高聲叫僕婦等攙扶小姐上轎。文龍也不待攙扶即自己走進轎中坐下。聞老道：「待我送你同去罷。」文龍道：「這卻不消，只要常

常看視女兒就是了。」聞老見他裝得甚像，只得喚進獨角獸等一行人來抬轎子。聞老的妻子此時也沒有什麼言語，只是大哭不止。

獨角獸見小姐已在轎中坐好，不敢怠慢，便親自上前將轎簾放下，又將封皮封好，叱令轎夫等抬起就走。聞老又對獨角獸說道：

「你回去對你主人說明，須把我女兒好好看待，我自然改日把妝奩送去。倘然有何不好之處，我卻是不依的。」獨角獸道：「老相

公只管放心，俺家大爺見了你小姐這般美貌，怎敢相輕？俺們改日再來討喜錢了。」說罷便搭著轎子一擁的出去。

　　及至出了大門，獨角獸得意之極，以為莫大之功。哪裡料得到轎中卻是一個男子，若然做起親來，便要槍觸槍了。慢表獨角獸

得意，且說文龍坐在轎中，偷眼望外張看。但見一路火把輝煌，照得街道如同白晝一般。約走了二里多路，便將身上所罩的女人衣

服輕輕脫下，把來捲作一團塞在座身之後，又把發髻拆開，照舊挽好，將頭巾從懷中取出，依然戴好，仍是默默無言的坐在轎中，

專候一到惡霸家中，見機行事。那些人究竟是個粗人，哪裡曉得轎中改頭換面？只是匆匆忙忙地催促轎夫快走，一路行來，已離惡

霸家不遠。只見又有無數人持著燈籠火把迎上前來，向獨角獸問道：「怎麼你們去了許久，直到此時回來？大爺待得不耐煩了，恐

怕有何不妥，特命我們前來接應的。」獨角獸哈哈大笑，一面走一面說道：「幸虧不是你們去，若是你們去了，倒是真個有些不妥

之處。不要說娶不回來，就是能夠回來，到了明日但怕就要趕將出去，再要想這個稱心適意的勾當，就有些費事了。」那些人吃驚

道：「照你這般說法，敢是沒有娶來不成？」獨角獸又笑道：「不是俺自己誇口，俺既前去，那有不能娶回之理？」那些人道：

「既然娶得就罷了，怎麼偏有許多說話？」獨角獸道：「俺看你們總是少不經事，能夠知道些什麼來？你可知道內中卻有多少曲

折，不是容易乾的事。俺若照你們這般冒失，只怕明日吃不了就要兜著走呢。這叫做粗中有細，智勇雙合，此時也無暇與你們細

說，只等有空閒的日子，再與你們細談吧。」文龍在轎內聽得清楚，不覺暗暗好笑，想道：他自己眼睛沒有，把個男人娶回，倒要

說人家冒失，誇這許多海口。俺看你明日倒要吃不了兜著走呢！俺如今且再玩他一玩，看是如何。想畢便故意又裝出嬌聲在轎內接

口道：「好奴才，怎敢多言多語，這般放肆？不是奴家自己肯上轎，難道你們竟敢強搶不成？此刻大家不准開口，若然再要多話，

明日奴家回了大爺，把你們一個個地盡行逐出，看你們還敢這樣凶橫麼？」獨角獸聽了，慌忙回答道：「小的們再也不敢多說，只

求小姐高抬貴手，在我們大爺面前說上幾句好話，把小的們抬舉抬舉，就感恩不淺了」。



　　說畢又暗暗地對著眾人把舌頭伸了幾伸，低聲的說道：「如何，你們聽見了？可是不好弄的，將來倒要大家留神些，方可無

礙。不然只怕大家都不能過這快樂日子。你們試想，家裡幾位姨娘，有他這種厲害的樣子麼？」正在說時，已至莊橋上面。眾人連

忙謹慎小心地左右擁護，一直往裡面抬去。獨角獸又悄悄地讓一個人趕進去報喜，並請示下，然後慢慢地扶著彩轎向裡而行。此時

錢自命正在同著許多以前搶來的姨娘，在內堂飲酒取樂，專等把聞家的小姐搶來，便可成親作樂。因他曾看見聞家小姐的美貌，眾

姨娘中一個也沒有及得她來，故此愈覺快活。只是等了多時，還不見到。心裡正在焦急，卻好那一個報喜的趕進去稟道：「聞家小

姐已經娶到，請爺示下，在哪裡出轎？」錢自命喜道：「果然獨角獸能乾，明日要重重賞他，此刻就叫他們把轎兒抬進來吧。聞家

的小姐卻也是大人家的出身，不可輕慢於她。待成了親時，緩日俺還要親自到她家中去拜見丈人丈母哩。」說畢哈哈大笑。

　　那人聽畢，即忙向外走出，迎著獨角獸道：「大爺吩咐，快把轎兒抬到內堂，新人就在內堂出轎，不得怠慢。明日領賞。」獨

角獸即忙答應了幾個是，便擁著彩轎直至內堂停下。獨角獸先走上去，見了錢自命陪笑道：「恭喜大爺，賀喜大爺，門下已將聞小

姐娶到，請大爺定奪。」錢自命大喜道：「有勞有勞，此刻且去歇息，明日一總領賞。」獨角獸連忙答應，同著一眾人一齊退出，

不提。

　　再說文龍早已在轎簾縫中把錢自命細細一看，見象年紀雖有三旬向外四旬不到的光景，不但相貌醜陋，而且五官亦生得不落部

位。最討厭的是滿口鬍鬚，均生得七長八短，亂蓬蓬的不像樣兒。又看兩旁的姬妾，恰都是異常嬌美。那絕嫩的面龐，也各吹彈欲

破，心中暗想：這些美人同他睡覺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他一口的鬍鬚，根根如豬鬃一般，親起嘴來，桃花面上哪裡禁當得起？也要

算她們的悔氣。俺如今且把他這嘴上的東西，替他算計去了，也好教這些美人感激著俺的好處。剛剛想畢，忽聽見錢自命哈哈大笑

道：「眾位美人，快把新姨扶出轎來。」即有幾個姬妾走過來，將轎簾揭開一看，不覺各吃一驚，大喝道：「不好了，有妖怪來

了。」不知什麼妖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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